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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白雾给岷江笼上了一层薄纱，两
岸山岭如染得过浓的水墨画，江岸蓊蓊郁郁
的竹林，朦胧了婀娜多姿的身影。只有那一
片片的阡陌之中，碧绿的青菜顶着寒气和霜
雾，在万物凋零的田地、空旷的房前屋后，蓬
勃地生长！

青神，这块岷江中游形如桑叶的一片土
地；两岸是古蜀先民逐水而居、临水结庐的
记忆，岷水是蜀人宦游出川、水上丝路通江
入海的航道。在龙泉山余脉怀抱的河谷林
盘间，是一个个被岷水冲积而成的坝子。能
在大雪季节之后仍然让这片土地青青葱葱，
生机盎然的，就是青神人千年来称为“青菜”
的植物了。

不是每一种青绿色的蔬菜都叫青菜。
在青衣神筚路蓝缕、巡行郊野、劝民农桑的
岷江中游，龙泉山连绵逶迤，如一幅长轴山
水陪伴着岷江由北向南数百里，形成了柔美
如镜的平缓岷江。东山坚强的丹霞支撑和
苍绿的松柏点染，郁郁华美；河谷平坝滋养
着的座座林盘，阡陌道路和小溪把土地划成
一方方的田垄，那在冬季被青绿的菜地染成
锦缎般柔绿的沃野，在成都平原的南端呈现
了浓墨重彩的古蜀原乡风貌！

青菜，以农村女子一样的柔嫩、本真和
朴实，在秋收过后迅速为这片土地补白。男
人翻土耕耘，挖沟开垄，农妇闪着翠竹一样
柔韧的腰肢，细心把青菜的种籽播撒在油黑
的土床上，浇肥水、覆地膜，防霜冻，防鸟
啄。育秧成苗，再起苗移栽。在秋叶飘零、
山寒水冷的季节，大地如儿童的画板，先是
一点一点地上色，慢慢成长为一片片的柔
绿，终于在冬月里开枝散叶，如画家泼墨般，
几场霜雾过后，让万物休憩的土地青葱满
满、生机勃勃，成为这片土地四季轮回的生
命延续。

在隆冬时节，岷江两岸不见雪，只有雾
笼霜罩，天寒地冻。青菜的茎秆正如青春
期的少女，一天天成熟和饱满起来：茎秆在
叶片的包裹下默默地窜生，去追逐冬日难
得的暖阳，叶渠如她散开的翅膀，以青绿的
阔叶承载雾霜，接受阳光短暂的抚慰，更多
的是密密的叶子连成一片，阔大而柔绿，寒
风中起伏，如绸如缎，稠密的绿叶手牵手织
成了一层地膜，让地热不致于散发耗尽，让
青菜的根系如生命的触角，在肥沃的土地

中寻找养分，合成生长素，沿着逐渐硕大的
主干输送到丰满起来的叶渠上。青菜的叶
渠是有记忆的，每一片抽芽而生，从母体上
交错而生，叶渠是瓢形，像一只如意，但总
是在腰部，长出肥厚的菜苞，使叶渠在母体
的滋养下，成为了青菜的主角：青绿、青脆、
青葱、清甜、清爽，连同她头上斗篷般的菜
叶，柔美、细嫩、飘逸。

青菜把一块块地连成一片，把岷江边
的沃野染成一幅长卷，把林盘外散乱错落
的田地呈现出多姿的组团：远处青山，近
处竹林，脚下青葱的菜畦，在田艮的连接
下，有规有矩，有形有色，成为冬季生命勃
发的见证！

青菜从亭亭玉立到丰腴，仪态如雍容华
美的少妇，就熟到了极致。农家生活简单，
每家做饭时，到地里砍一、两窝青菜，拎起来
有三四斤之重，用刀砍去根须，清脆的声响
中，青菜如婚嫁的女子，就在痛苦中转化成
欢乐，离开了生养她的土地，把青菜拎起来，
刀口轻轻划过片片的绿叶，那是青菜头顶柔
美的绿巾，再转动着一一剔开青绿的叶杆，
叶杆呈瓢形，弯曲如一只只青色的如意，在
腰身上有肥厚的菜苞，最后是光洁的菜头，
如绿皮包裹的白玉。小时候在河边洗青菜，
清清的河水在菜叶上滚动着，洗净的青菜齐
齐地躺在竹编的筲箕里，纯净而温润，恬笑
着被主人带回家。冬天，农妇们喜欢在井坎
上洗菜，一桶桶水从井里提起来，冒着热气，
与春季一样，暖手暖心，也给那青青的菜身
上洗一个温泉。菜心削了皮，白玉一般的母
体，是炒肉的绝配。大多数家庭，能在冬天
煮一锅青菜，青白相间，放点香葱生姜，热腾
腾上桌，配一碟红油辣椒的蘸水，那日子，就
会暖到心头、汗上额头！

农村的年，青菜是必配的，最美的是青
菜煮腊肉。把熏得油亮金黄的腊肉煮好后，
捞起腊肉，把切成方形的青菜下到油汤里
煮，荤素搭配，有油有盐，青菜入口饱满润
口。也有人家做成连锅汤，先把腊肉泡软、
洗净，切成片，下锅煮到半熟，加入青菜，一
刻钟后起锅，金黄的腊肉，玉白的青菜心，青
绿的苞苞菜，肉香清香交融，这是青菜盛妆
的一幕！

小雪刚过，青菜苞苞丰盈起来，菜心没
起苔，是做腌菜的时候。砍了青菜，削去老

硬的菜头、外枝，在菜心部分用刀切成个十
字，便于晾晒。有用晒垫的，也有用草绳一
串串晾开的，还可以挂在菜园的竹篱笆上，
一道道晾晒的青菜成为风景。四五个太阳
过后，青菜收了水，于是用盐炒热后均匀地
撒在青菜的身上，不宜多，之后用土陶坛子
装了，用牛油纸封坛，让它在封闭状态下发
酵，青菜自带的叶酸可以发酵，使青菜熟
化。腌制青菜，如同把青春收藏在了一个
温暖的花瓶里，到第二年开春，农人会喜
滋滋地开罐取菜，那是期待中又带点不安
的场景：开罐闻香，应是干香中带点甜味，
菜色黄铜般，老成厚重。撕一点品尝，化
渣、回甜、不夹口，是腌菜的上品。腌菜淘
下水，炒猪肉烩蒜苗，都是一绝：肉香菜
脆，入口化渣。腌菜熬鱼汤，去腥、提味，
让平淡的日子有了一份厚重感。做得好
的腌菜，农人会用来送亲友，也可以背到
集市上出售！

这些年，涪陵的榨菜厂、眉山的泡菜企
业，都来搞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青菜也
被研发出了新的品种：挂满苞苞的娃娃青，
肉头厚重的坨坨青，菜心粗大的莴笋青，亩
产能达到七八千斤。

但岷江边的青神坝子，传统的青菜，仍
然被青神人呵护着，她是青神人对岁月和这
片土地的记忆！

千多年来，青菜在青神已成为民间习
俗：“偷青节”。大年十五元宵节，青神人要
偷青。正月十五，月色下夜幕中，人们到乡
下地头，翻进别人的菜园“偷”青菜。说是

“偷”，也只取两、三棵，“偷”回去连夜煮食。
吃大年饭要备好枕头粑一起煮。青神传统
的枕头粑，是把糯米饭米泡涨，磨浆沥水后，
搓成枕头形的米粑，用青青粑叶裹了，大蒸
笼历时几小时才能蒸熟，因形如枕头，又叫
枕头粑。枕头粑和挂面、腊肉、叶子烟一样，
是那年月春节走亲戚拜年的礼品。

元宵夜的枕头粑煮青菜，寓意清清白
白，青白人生又一年。既是“偷”的青菜，怎
么又成节日呢？趣味在一个“骂”字，被偷了
青菜的农家，第二天必出一个老妇人，立在
自家地里开骂：“哪个舅子偷得呀！”“我地头
栽的是灵芝草，吃了长生不老吗？”“偷亲偷
亲，你要偷就偷你家亲戚的嘛！”“偷青”的人
也不恼，这是喜骂！

偷青也有劝耕的意思：大年一过，年就
过完了，该谋划开春的生产了，我偷菜是帮
你腾地，帮你干活呢！于是骂的人也加了
码：“苏东坡吃了枕头粑煮青菜，考上了状
元，做了清官，你偷吃了我的青菜，当了状
元，也要做个清官呀！”

岷江和思濛河交汇的地方，一个三面环
水的坝子，是苏东坡的外婆家。苏东坡少年
时被他父亲送到东岸中岩寺的书院读书，进
京赶考时，他母亲就叫他们背着程家嘴外婆
送来的枕头粑，带在路上可以进店加工，也
可以用柴火烤食，晚上当枕头。苏轼兄弟双
双考中进士，青神人就把枕头粑称为“状元
粑”了！

随着汉阳航电、虎渡溪航电建成，岷江
在青神汇成了三万亩水域的青神湖，40公里
的岷江是四川通江达海的重要航道，也是青
神拥江发展的崭新画卷。

前两天，一对农村夫妇拉了一架子车的
青菜进城，那些青菜，没有削一点枝叶，完美
地站立在车上，如同飘来一车花草。几十棵
青菜，被农人精心呵护着，挤挤挨挨地摆在
车上，如同一片行走的菜畦，两位农民一脸
和善，有人问把菜种带到外地，怎么不长苞
苞儿呢？

男主人很自豪地说：青菜，青神的青菜！

聂晚舟的诗（二首）
□聂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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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那年夏天

马上就要到沙滩了
透过车窗
大海清晰可见
水是蓝的
天是蓝的
像两块相互反射的镜面
一时间
我分不清哪里是海
哪里是天

笔直的椰树巨人一样站立
一头，托起海洋
一头，托起蓝天
我拉着爸爸的手
爸爸背着一只
红色的游泳圈

我说：“快些吧，爸爸
我都迫不及待了！”

“什么是迫不及待呢！”爸爸问
“就是想飞过去，跳进大海
撩起海水，清洗蓝天。”

我家门前的蝉

高高的香樟树上
每年五月
都会飞来一只蝉

一只蝉
就是一只
不知疲倦的喇叭
叫走了夏日
叫来了秋天
叫暗了白昼
叫亮了夜晚

当我站在树下
仰起头
雨点一样的蝉声
流下来
打湿了我的头发
和双眼

我也忍不住
要像蝉那样
叫起来
我想用清脆的声音
擦亮幽暗的花园

聂晚舟，11岁，成都
市教科院附属学校（西区）
六年级学生。曾在《语文
报》《少年时代》《红领巾》
《华西都市报》等报刊发表
过诗歌和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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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横断写作”的阿来意义
——在阿来《西高地行记》研讨会上的发言

□蒋蓝

张欢是一个极其有亲和力的人。这样的人在
生活中常常因为锋芒内敛而显得敏锐不足，然而
她最近的作品《她是我妹妹》（刊发于《四川文学》
2024 年第 1 期），以一种温和又不失力量的方式，
展现出她对生活的洞察力，以及将生活琐事恰到
好处地处理为文学素材的能力，让人觉得意外和
惊喜。

根据可靠消息，这篇本应该是小说的作品，在
编辑过程中，被阴差阳错地认定为散文，这大概来
源于文中主人公确有其原型，且跟现实中的原型
重合度颇高——这桩小小的文学事件，实则大有
深意：在赏析一篇作品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界定
文体之分？虚构和非虚构，是否能成为界定文体
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然，我并没有指望这个文学
事件会神启一般为我解答这个老生常谈又争论不
休并且难以定论的问题，也无意在本文中探讨这
个话题，只是它的确让此类问题沉渣泛起，再一次
提醒我们，一个哪怕微乎其微的文学事件，也跟宏
大的文学命题之间关系甚深，不容忽视。

对于一个深陷苦难而不自知的人或群体，要
如何观察和书写他们？张欢的《她是我妹妹》是一
个细小的窗口，就像题记中的那句话：“有一个人，
她经常丧着个脸，可她什么悲伤的事情都不会
讲。”有人批判精英阶层总是以俯视的姿态去打量
这个庞大的普通人群体，以上位者的身份为他们
代言，替他们发声，说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另一种自
以为是。然而事实却是，如果没有人为他们发声，
他们的生活可能就会像这篇文中写到的消失的妹
妹一样，如透明水滴般地从我们的世界中蒸发，留
下一些如水而逝的泡沫。毕竟我们大多数人，把
关注平民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中产群体，阶层错
落的悖论，才是让多数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人们
更揪心的话题。

妹妹不属于中产群体，跟同是“90 后”的年轻
一代相比，她接受的家庭关怀和学校教育都十分
稀薄，她沉迷于流行文化，没有意识到自己艰难
的处境，对于情绪的描写，也只有“除了开心，还
是开心”这一类简单到含糊的表达，她像一株缺
乏痛感的植物，对吃穿住行等常人锱铢必较的事
情，都宽容得让人发指。她不懂规划，随遇而安，
缺乏理财意识，花掉一个月所有工资买下参加闺
蜜婚礼的机票却没有留下一百块钱为抵御寒冬
添置一条被子，她给流浪猫买猫砂猫粮，做驱虫，
费心安置，满怀一腔不合时宜的善良。她，或者
她们，天南地北地散落着，没有固定的家，随着工
作辗转漂泊在一座又一座城市，是我们当代的吉
普赛女郎。

张欢的文字干净而克制，文中叙事人对妹
妹的深情通过这些干净的文字渗透出来，或许
是文字中透露出的情感太醇厚，又兼具国人历
来含蓄的表达，非常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家人叙
事的语气，让编辑同样自然地认同了叙事人作
为文中主人公姐姐的身份，并且把她跟现实中
的张欢等同起来，于是这篇不乏虚构的小说被
归类在了散文门类。

当然，这并非一个错误的分类，对于一个小说
的初学者来说，拿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作为原型进
行创作，是极其正常的方式，通过对周遭生活深刻
的认知，对亲人朋友X光片般扫描观察，提炼出那
些在人物生命中留下种种印记的瞬间和细节，组
合成一个个不乏鲜明的文学形象。本文中妹妹的
形象，或许跟张欢真实生活中的妹妹差别不大，就
像被刚学习绘画的人，对着静物描出来的一幅素
描，形象真实、可信度高，它透露出写作者并不太
成熟，但十分真诚的描写。作家虚构的形象，距离
作家现实生活越远，难度越大，想象力丰富如刘慈
欣，也巧妙地避开了对三体人的直接描述。张欢
的小说处女作《她是我妹妹》中的妹妹形象，可以
看作是她文学事业的起点，并且是一个优秀又充
满期待的起点，岁月漫长，希望她能在往后不动声
色的观察中，持续不断地记录、雕琢，书写创造出
一个又一个更加圆融的形象，把那些我们善于遗
漏的群体补充到文字当中。

一滴水汇入大海
——简评张欢新作《她是我妹妹》

□崔耕

青，青菜的青
□邵永义

青神田园风光 邓友权 摄

在四川的作家里，多年来我行走考察的
区域比较多。但是说到藏区的山川河谷与
风物，阿来则是作家们的老师。藏地的很多
动植物、地质地貌内地作家基本都不熟悉。
阿来多年来穿行于横断山脉深处，念兹在
兹，无日或忘，尤其是他对横断山东沿的深
入研究，对这一空间的写作无疑可以归纳为

“大横断写作”。
1900 年左右，京师大学堂的地理学家

邹代钧在其学术讲义中第一次提出了“横
断”这个词，我们现在加了一个“大”，是概
括那 36 万多平方公里的起伏高地。近十几
年来，“大横断”这一概念十分火热，川西之
所以华丽绚烂，就是因为川西一直是大横
断最核心的部分。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
构，阿来的写作都没有离开“大横断”这个

地理空间。他的文学世界基本都是在这个
地理空间里穿行、思考，而且他对文化学、
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领域特别予以了
强化和凸显。

1860 年以来，许多西方学者用“博物学”
的视角开始书写横断山东沿之地，已经过去
160多年了。但中国人并不因此而失语。中
国自古有一种视角，即“风物学”的写作，这
种写作就是散落在浩如烟海的古代笔记里
的对风俗、对植物、对动物的考证与判断。
在我看来，采用“风物学”研究法与西方理性
主义的“博物学”予以结合，成就了阿来“大
横断写作”的方法论，尤其是他的非虚构之
书《西高地行记》。或者说，他俯身于大地细
节的博物学眼光，更多运用西方博物学的精
细研究与理性分析，但同时又在行走中融合
了这片土地上中国风物、多民族文化孕生的
过程，从而呈现出一种高原民族、高原博物、
高原历史相融汇的特殊语境，就像“三江源”
吸纳百川而奔向大海，这便是阿来的非虚构
写作所呈现的一种综合性写作态势。

阿来说：“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
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在《西
高地行记》里，即有自然主义的繁花与被多
民族文化浸染的花朵交相辉映，互为依托。

由此我还想谈一个问题：是不是具备跨学
科、跨文体的“双跨”特征，应当成为区分非虚
构写作与文学散文的重要标准？现在的很多
散文写得很“小气”，有些刊物编辑就下了一个
定义加以描述，叫“文学散文”或者“纯散文”，
以区别于很多领域超出传统散文家的文化视

野的那种写作，比如说对植物学、动物学、气候
学极其深入研究的博物学写作，甚至很多文学
编辑不接受这样的文章，认为此类不属于纯文
学。我觉得，这是文学编辑基于自己知识的贫
乏和眼界的逼仄所造成的，也是“小化”“矮化”
非虚构写作的一种当下表现。那么，庄子的作
品是不是“纯文学”？司马迁的《史记》是否是
真文学？答案是肯定的。时代在发展，时代的
写作不能再囿于“纯”。

刚刚几位专家谈到思想，思想固然是概
念与概念之间的另外一种博识性的第三结
论。在两个概念之下提出第三个概念，这就
是思想。阿来对于地质、文化以及生物三个
体系，不断地提出自己站在21世纪前沿的与
时俱进的思考。这也是我多次听到阿来讲
的，他有一个文学观念：“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白居易的观点，在阿
来的写作里特别重要。有的作家会有抽象
的观点：我为未来写作。我觉得这种观点是
颇为虚无的。

刚才有几位专家也提到了人们对青藏
高原的仰视问题。我认为，阿来除了对整个
山脉有仰视的角度，更还有一个平视的角
度，他特别重视人在整个山岳之中的穿行。
因为人对山岳的点化，山岳才有了文化，没
有人迹在整个山岳中的加入，就没有文化的
生成。另外，他还从俯视到微观，就是细部
研究。思想的那一部分来自于他的内视，特
别是对藏文化的内视，有哲思、冥想，把现实
中的一种变与不变融入自己的时空中，放在
一个更大背景来看待藏民族的生活。

在当下的散文的纪实和非虚构之间，
阿来实际已经用一个“双化”的方式打开
了一个西方博物学家们还没有触及的东
西，就是大家提到的：他是一个书写整体
性的、多民族的诗学者。既有民族文化，
也有诗学的拔升。因为他的文学结论，最
后 的 落 脚 不 是 植 物 学 家 ，也 不 是 动 物 学
家，也不是地质学家，也不是文化学论文，
而是一个诗学者的审美判断！他用一个作
家的诗学判断，感悟一方民族，并对这块
土地提出自己的生命认知。

阿来和大横断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相
互对望。相互赠与，相互保管，也相互加
持”。随着时间的推演，阿来可能还会书
写得更为细致，更为纵深。比如他曾经提
到过，他准备写一个纯粹植物学的、关于
青藏高原植物的系列作品，对此我们非常
期待。

总之，阿来的书写方式，逐步地让我们
打开了、弥补了西方 100 多年以来对整个藏
地、高原的动植物纯生物学的描述，他赋予
了、还原了这类题材独特的文化、民族气息
和精气神，这种写作态势，在目前还没有其
他作家能比他做得更好。

“向山河和民众中求知。”这句话适用于
我，也适用于阿来，我们一生都置身在山河
与民众之间。只有这样求知，作家的脑力、
眼力、脚力、心力才能够慢慢走向大地的深
处，真正可以兑现一个承诺——实现真正的
大地写作。为此，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方
能永不辜负。

西高地行记

零售每份2元社址􀏑成都红星路二段159号 党报热线􀏑962211 广告热线􀏑86623932 广告许可证􀏑5101034000086 订报热线􀏑86511231 邮发代号􀏑61-39 监督电话􀏑86751128


